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C4 大公園
責任編輯：孫嘉萍

很
多
閱
讀
，
是
有
跟
風
傾
向
的
。
不
僅
一
些
暢
銷
的
大
路
貨
如
此
，
所

謂
的
高
端
閱
讀
亦
如
此
。
書
店
裡
的
銷
售
排
行
榜
、
報
紙
版
面
的
書
評
、
網

絡
上
的
爭
論
，
都
會
吸
引
部
分
讀
者
，
讓
他
們
成
為
跟
風
閱
讀
者
。
有
些
人

，
似
乎
擺
脫
了
這
種
初
級
的
跟
風
，
但
依
然
要
依
賴
若
干
捷
徑
，
畢
竟
，
一

個
人
接
觸
的
信
息
有
限
。
這
些
捷
徑
，
就
是
他
們
的
閱
讀
風
向
標
。

其
一
是
跟
讀
者
。
他
周
圍
有
一
圈
朋
友
，
志
趣
相
近

，
品
位
相
近
，
閱
讀
指
向
相
近
。
朋
友
讀
了
什
麼
書
，
覺

得
不
錯
的
，
口
口
相
傳
，
大
家
拿
來
分
享
。
他
可
能
不
相

信
各
種
炒
作
，
但
他
相
信
朋
友
的
眼
光
。

其
二
是
跟
出
版
社
。
有
些
出
版
社
常
年
出
同
一
類
型

、
同
一
格
調
的
書
籍
，
形
成
相
對
固
定
的
讀
者
群
。
我
經

常
購
買
的
書
大
多
來
自
三
聯
書
店
、
廣
西
師
大
出
版
社
、

山
東
畫
報
出
版
社
。
他
們
出
版
的
一
些
書
，
有
時
我
對
作

者
很
陌
生
，
但
我
信
任
出
版
社
的
眼
光
。
這
類
出
版
社
，

培
養
讀
者
需
要
循
序
漸
進
的
過
程
，
要
想
損
毀
自
己
的
名

聲
，
卻
也
容
易
，
只
需
出
版
幾
本
濫
書
即
可
。
可
以
想
像

，
當
代
長
篇
言
情
小
說
由
三
聯
書
店
出
版
，
會
如
何
讓
人

大
跌
眼
鏡
！
上
學
期
間
，
原
來
有
一

家
非
常
信
任
的
出
版
社
，
出
過
一
些

國
外
精
品
，
如
米
蘭
‧
昆
德
拉
等
人

的
著
作
，
都
是
這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後
來
，
又
讀
到
他
們
出
版
的
一
些

應
景
的
書
、
文
化
官
僚
的
書
，
均
俗

不
可
耐
，
甚
至
還
聽
說
這
家
出
版
社

有
倒
賣
書
號
的
現
象
，
遂
提
高
了
警

惕
性
。其

三
是
跟
作
者
。
讀
到
某
人
的
一
兩
本
作
品
，
覺
得

有
嚼
頭
，
當
然
要
再
去
找
他
另
外
的
書
來
讀
。
這
類
作
者

有
時
候
也
被
人
利
用
，
譬
如
出
版
一
套
叢
書
，
有
幾
個
來

頭
很
大
的
人
，
另
外
幾
個
默
默
無
聞
。
讀
者
一
看
，
哦
，

叢
書
啊
，
把
一
套
都
買
下
來
吧
。
回
家
一
看
，
來
頭
大
的

作
者
，
不
盡
人
意
；
默
默
無
聞
的
人
，
也
許
讓
你
眼
前
一

亮
，
大
多
數
時
候
，
則
是
不
堪
一
讀
。
既
然
他
們
絞
盡
腦

汁
搭
售
，
投
機
取
巧
，
已
證
明
其
沒
有
自
信
和
底
氣
。

此
類
﹁跟
風
﹂
，
其
實
很
脆
弱
，
可
堪
信
任
的
朋
友
把
某
本
無
聊
之
作

當
成
佳
作
介
紹
給
你
，
可
堪
信
任
的
出
版
社
出
版
幾
本
濫
書
、
可
堪
信
任
的

作
者
寫
了
幾
篇
口
是
心
非
的
文
字
，
其
辛
苦
築
起
的
信
任
大
廈
瞬
間
就
會
倒

塌
。

閱
讀
的
選
擇
，
就
是
這
麼
殘
酷
。

世事紛紜，無奇不有
。怪力亂神之類，想擋也
擋不住；烏七八糟消息，
不想聽卻偏偏來。智者慮
事，無非兩策：能改變的
則改變它，為我所用；無

力改變的，就隨他去，冷眼旁觀，笑看雲舒
雲捲。就說時下這些吵得震耳欲聾的名人軼
聞吧，花樣翻新，千奇百怪，浪費大量新聞
資源，霸佔無數讀者眼球，其實沒啥價值。
看到聽到了，不妨一笑：隨他去吧。

報上披露，內地著名小品演員趙本山要
全家定居加拿大，有人說是故意炒作，有人
說確有其事。不管真假，都是他個人自由，
別人無權干涉。他不走，小品也沒多大後勁
，無非慘淡經營；他走了，小品也不會退出
舞台，不過聊勝於無。所以，大夥得記住這
個道理，離開誰天都塌不下來，誰走了地球
都照樣轉，就隨他去吧。

宋丹丹堅決不上春晚，表態說 「用槍逼
着也不上」。她的自我感覺未免太好，其實
，沒她那盤菜，春晚大宴照樣開席。那些被
壓着的青年演員，早就躍躍欲試，想在春晚
一顯身手，如今她主動讓賢，真該給她頒發
「人梯獎」。而且請她絕對放心，肯定不會

有人用槍頂着她上春晚——即便是假槍。鐵
打的春晚流水的星，你不來自有人來，就隨
他去吧。

鞏俐要加入新加坡國籍，輿論大嘩，噪
音四起，罵聲一片。其實大可不必上綱上線
，把她的舉動硬往愛國主義上扯，這不過是

人家的個人私事。就是咱平民百姓嫁個閨女，還要把戶口轉往
夫家，父母還希望女兒能在夫家長久安定，子孫繁衍。鞏俐遠
嫁新加坡，加入夫家國籍，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而且咱這裡
人才濟濟，群星燦爛，也不缺這樣一個過氣明星，因而還是達
觀一點，就隨她去吧。

余秋雨被稱大師，據說他也曾堅辭過，後來半推半就默認
了。網民和輿論對此議論頗多， 「嗆聲」不斷，或曰他虛偽，
或曰他根本不夠格，說什麼的都有。其實，這也是小題大做。
他想當大師，又有人認他是大師，儘管讓他當去了。是否大師
，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一幫人說了就算的，要由歷史、社會來肯
定。反正這也不影響老百姓過日子，誰想當大師就讓他當。人
家自娛自樂，也礙不着哪個，就隨他去吧。

范冰冰當了西影演員劇團副團長，也惹得很多人不高興，
說長道短，大張撻伐，似乎小范幹了多不光彩的事似的。我就
納了悶，既然可以學而優則仕，商而優則仕，為何不能演而優
則仕？再說這不過區區一個副處級，屬於一塊磚頭砸好幾個的
「毛毛蟲官」，古人早說過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老外那裡

還有明星當議員、州長、總統的。小范想嘗嘗當官的滋味，又
有人肯給她這個官帽，干卿底事？還是灑脫一點，就隨他
去吧。

楊振寧與翁帆，八二老翁娶二八嬌妻，總有人看着不順眼
，特別是對兩人出入公共場所的親暱行為不滿，說是在 「秀恩
愛」。我看你是吃飽了撐的，你想秀也可以去秀嘛，可惜你那
一半還未必想和你配合演出呢。人家楊翁的忘年戀，既不傷風
敗俗，又不違法亂紀，也不有礙他人，大家都省省，嘴下積德
，就隨他去吧。

記得很多年前，老人家聽說 「親密戰友」要坐飛機出逃，
很瀟灑地說了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果然，
飛機沒飛多遠就一頭栽下來了，落了個折戟沉沙。世間事多是
這樣，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所以對那些故弄玄虛的名人軼事
，聳人聽聞的花邊新聞，不必太在意。願意看的，就順便看兩
眼，看他起高樓，看他樓塌了；不願意看呢，一句話便可打發
：天塌不下來，就隨他去吧！

醉
書
室
書
架
上
和
推
理
有
關
的
書
剛
好
十
排
，
應

不
少
於
六
百
冊
，
幾
全
屬
翻
譯
的
小
說
，
有
關
理
論
、

歷
史
、
作
家
傳
記
等
工
具
書
卻
少
得
可
憐
：
《
偵
探
小

說
學
》
（
天
津
百
花
文
藝
，
一
九
九
六
）
、
《
神
秘
的

偵
探
世
界
》
（
上
海
學
林
，
一
九
九
六
）
、
《
世
界
偵

探
小
說
史
略
》
（
上
海
譯
文
，
一
九
九
八
）
、
《
歐
美

懸
念
文
學
簡
史
》
（
長
春
時
代
文
藝
，
二
○
○
四
）
、

《
松
本
清
張
半
生
記
》
（
香
港
天
地
，
一
九
七
九
）
、
《
懸
念
大
師
希
區
柯

克
之
謎
》
（
北
京
中
國
電
影
，
一
九
九
九
）
、
《
阿
加
莎
‧
克
里
斯
蒂
自
傳

》
（
北
京
新
華
，
一
九
八
六
）
和
日
本
自
由
國
民
社
編
的
《
世
界
推
理
小
說

大
觀
》
（
北
京
群
眾
，
一
九
九
○
）
等
，
均
屬
於
專
著
，
如
對
該
範
疇
沒
有

興
趣
，
讀
之
枯
燥
無
味
，
肯
定
你
很
快
棄
之
如
舊
履
，
永
不
再
沾
手
。

若
你
已
上
推
理
小
說
癮
，
而
又
很
想
多
了
解
推
理
的
世
界
，
我
覺
得
最

有
用
的
工
具
書
是
曹
正
文
領
導
東
方
明
、
顧
馨
等
二
十
一
人
合
著
的
《
世
界

偵
探
推
理
小
說
大
觀
》
（
上
海
辭
書
，
一
九
九
五
）

。

此
書
是
厚
達
千
餘
頁
的
精
裝
本
，
書
前
有
他
自
撰
的
《
世
界
偵
探
推
理

小
說
史
話
》
，
凡
四
萬
字
，
對
推
理
小
說
的
流
變
記
述
詳
盡
。
書
內
則
搜
羅

世
界
各
國
著
名
的
推
理
小
說
數
百
種
，
並
將
故
事
內
容
撮
寫
，
方
便
查
閱
。

書
後
還
附
錄
了
《
主
要
偵
探
推
理
小
說
家
》
和
《
小
說
人
物
選
介
》
，
資
料

非
常
豐
富
，
是
熱
愛
推
理
者
不
能
缺
少
的
工
具
書
。

把 VIP 譯為 「貴賓」是很
得 當 的 ， 因 為 VIP(very
important person)如果被直譯為
「非常重要的人」，在商業交

往中，人們不得不拗口地說這
六個漢字，那多彆扭。

把 taxi 譯為 「的士」固然不錯，譯為 「出租車
」，是強調它不是私家車；譯為 「計程車」，則突
出了它的收費方式。把space shuttle譯為 「宇宙飛船
」具有科學性；若譯為 「太空梭」則保留了它的浪
漫色彩。

要將中文譯為英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
見過 「餃子」和 「豆腐」的多種譯法，大抵是用某
種西方食品來附會一下，隔靴搔癢，不得要領。現
在西方人吃過餃子和豆腐的越來越多。

北京奧運會接待外國運動員的奧運村裡，最受
歡迎的十種中國食品，就包括麻婆豆腐和餃子，
jiaozi和 tofu不算是生僻詞了吧？想起那位把 「四喜

丸子」翻譯成 「四個快樂的肉球」的人，怕是快樂
過了頭，如此翻譯，真會鬧得人家糊裡糊塗。

當下中國人生活裡特有的東西，如 「戶口」
（不但和你的吃住有關，還和你的孩子上學有關）
、 「單位」（不但和你的職業有關，還和你的生老
病死有關）是難得翻譯的，不得已，恐怕只好借助
音譯。

涉及到文化，問題就更多了。譬如 「京劇」被
翻譯成Beijing opera。京劇裡可有唱、念、做、打，
opera 裡可沒有這麼多名堂。所以，此 opera 非彼
opera，Beijing opera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opera，而
是具有中國特色的opera。囉裡囉嗦，還是講不清，
感興趣的外國朋友如果看一段《貴妃醉酒》，看一
段《三岔口》就會明白不少。

有一個爭論很久的問題，就是代表中國的 「龍
」該如何翻譯？

你若把 「龍」譯為 dragon，又強調牠不是兇惡
的怪獸，恐怕會讓別人越來越糊塗，甚至會懷疑你

在玩 「此地無銀三百両」的把戲。
我想，還是走音譯的路吧，久而久之，別人一

定會像接受餃子和豆腐一樣接受牠。
日前，世界文明對話公共論壇第六次年會在希

臘羅德島落下帷幕。 「中國圓桌」作為大會上唯一
以國家命名的圓桌會議，掀起了一股中國熱─六
百多位各國代表熱議中國文化。

大會發言人之一，美國克萊姆大學哲學教授安
延明說，在美國， 「孔孟老莊」的著作是中國哲學
中最受歡迎的讀物，光是《道德經》和《論語》的
譯著就有上百個版本。

幾乎所有大學都開設了 「東方哲學和東方思想
」課。不過，學生要接觸到中國當代哲學著作就很
難了，因為譯本太少。

一個開放的中國，多麼需要翻譯人才。行文至
此，很自然地想起了嚴復、傅雷、梁實秋等前輩，
稱他們為大使，為橋樑，恐怕那分量都太輕了吧。

每晚八時正，在維多利亞港兩岸
，本港市民及外地遊客都能觀賞到名
為 「幻彩詠香江」的戶外燈光音樂匯
演。它透過港島和九龍四十四幢建築
物上繽紛艷麗的互動燈光並配以不同
風格的音樂效果，展示了香港充滿動

感和多姿多采的一面。該匯演以全球 「最大型燈光音樂匯
演」被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

在港島一側參與匯演的建築群中，有一座造型上大下
小、呈漏斗狀的獨特建築相當引人注目，這就是位於中環
愛丁堡廣場二號的解放軍駐港部隊大廈，而其前身為 「威
爾斯親王大廈」，係英軍駐港三軍司令部。由此亦決定了
這座大廈所具有的特殊歷史意義。

對於這座被認為屬香港最具特色建築物之一的大廈外
觀造型，近年官方的稱法是， 「大廈外形像一隻巨大的酒
杯，杯裡滿載駐港部隊官兵的美好祝福，祝願在 『一國兩

制』的方針下，香港能保持繁榮穩定，前景更光明璀
璨。」

也有內地媒體認為其 「極像一隻倒置於海中的巨大的
洋酒瓶」，而本地人則通俗地稱其為 「漏斗」，倒也簡潔
明了。說起當年該大廈的設計、建造來，還有一些趣聞軼
事或許是讀者樂於知道的。

大廈當年由英國軍方建築師設計，港英政府耗資港幣
八千二百萬元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建造。據稱當初
採用這種漏斗狀造型設計，並非為了標新立異，而是出於
保安方面的考慮。

因為 「漏斗」出口部位空間較狹小，僅有約十五米乘
二十四米見方，有利於監視及檢查出入的人員。大廈用先
進的預應力混凝土技術建造，是香港當年大規模使用此項
技術的表表者。建築物中心部分有一根主軸直插地底，作
為支撐整座大廈的主幹，並建造一個預應力混凝土托架，
構成 「漏斗」，其入口最寬處四邊套上三十六米長的橫樑
，再由二十四個獨立的鋼架支撐上面二十多層建築的
重量。

整座建築高一百一十三米，共二十八層，分為三部分
：地面至六樓為裙樓，每層面積達三千八百多平方米，曾
分別作為電訊中心、停車場、室內運動場、射擊練習室、
課堂教室、圖書館、食堂、行政辦公室等，頂層平台設有
網球場；中間漏斗型部位共三層，作儲藏庫；第十至二十
八層塔樓部分，每層面積一千三百多平方米，用作職員辦
公室和各級軍人的住所。住所按軍階高低編配，軍階越高
，住得也越高，而越低則住得也越低。塔樓頂部有一個樓
高二層的瞭望塔，內有通訊設施。建築完工後於一九七九
年三月四日，由英國威爾斯親王（查爾斯王子）主持啟用
儀式，並命名為 「威爾斯親王大廈」。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時，解放軍駐港部隊從英軍手
中正式接管了這座具象徵意義的建築物，隨後即成為駐港
部隊總部機關所在地。二○○○年五月，香港立法會通過
《二○○○年軍事設施禁區（修訂）令》，將 「威爾斯親
王大廈」更名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大廈」，並
於二○○二年一月一日起在建築物上標示。現時該大廈是
駐港部隊中環軍營的一部分，屬軍事禁區，常人不可隨意
進入。其內部現狀如何，我們只能從《解放軍報》等媒體
公開報道中看到一些端倪。

據報道，駐港部隊接管以後，大廈內外已經煥然一新
。如今除了一些細心的人偶爾還可以從大樓牆體上發現一
些英文字母外，已經很難看出 「駐港英軍司令部」的痕跡
。大廈電梯大堂一側的整幅牆身上，是以深紅色大理石鎦
金鐫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
全文。

大廈的第三、四層內設有駐港部隊的 「軍史館」，於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四日開館，其中記錄了駐港陸海空三軍
部隊前身的戰績與功勳、香港駐軍從組建到進駐香港的過
程，以及民眾對這支年輕部隊的支持與關愛。

該館於每年定期舉行的軍營 「開放日」對市民開放，
已成為港人了解中國人民解放軍和駐港部隊的重要窗口之
一。

平
心
而
論
，
若
從
舊
時
科
名
的
角
度
考
察
，
與
江
浙
地
區
相
比
，
山
東
的
文
風
實

不
便
稱
盛
。
可
是
在
晚
清
光
緒
一
朝
，
僅
濰
縣
一
地
，
居
然
接
連
出
了
兩
個
狀
元
。
須

知
在
整
個
清
王
朝
，
山
東
貢
獻
的
狀
元
也
僅
有
六
個
！
濰
縣
的
兩
個
狀
元
，
其
中
之
一

就
是
橫
跨
清
朝
與
民
國
、
當
時
爭
議
頗
多
的
王
壽
彭
。
關
於
王
壽
彭
的
議
論
，
主
要
有

兩
種
流
傳
甚
廣
的
說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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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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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王
壽
彭
的
文
章
做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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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好
，
但
他
的
字
卻
很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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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官
的
脾
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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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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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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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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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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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來
重
寫
不
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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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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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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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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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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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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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圓
光
﹂
，
號
稱
﹁館
閣
體

﹂
。
許
多
文
章
好
的
人
往
往
在
科
舉
上
不
甚
得
意
，
蓋
在
於
此
，
如
不
擅
書
法
的
龔
自

珍
考
進
士
就
多
次
落
弟
，
最
後
勉
強
進
了
三
甲
，
也
沒
能
點
翰
林
，
惹
得
龔
自
珍
對
書

法
一
道
大
為
不
滿
。
而
王
壽
彭
的
字
恰
恰
就
中
規
中
矩
，
看
着
十
分
漂
亮
。
他
最
初
在

山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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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
主
考
官
閱
其
卷
後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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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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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旁
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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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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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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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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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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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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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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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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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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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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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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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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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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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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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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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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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法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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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圓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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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
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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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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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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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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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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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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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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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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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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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
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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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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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君
﹂
諧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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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即
皺
眉
說
﹁好
難
聽
﹂
。
王
國
均
以
此
被
抑
，

終
生
未
能
得
志
。

中
了
狀
元
的
王
壽
彭
被
實
授
湖
北
提
學
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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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起
義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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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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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布
政
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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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省
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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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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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武
昌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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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得
意
是
一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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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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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時

為
總
統
的
袁
世
凱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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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
彭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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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
其
任
總
統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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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只
不
過
寫
寫
畫
畫
，
題
題
匾
額
而
已

，
未
參
機
要
，
故
有
人
嘲
笑
說
，
王

狀
元
是
﹁書
而
不
秘
﹂
。
民
國
總
統

變
更
頻
繁
，
而
王
氏
以
狀
元
頭
銜
，

在
秘
書
位
上
巋
然
不
動
。

﹁狗
肉
將
軍
﹂
張
宗
昌
任
山
東

督
軍
，
對
部
下
說
王
狀
元
是
咱
們
山

東
的
文
曲
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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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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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來
，
又
問
幕
僚
：
﹁王
狀
元
在
前
清

為
何
官
？
﹂
答
云
﹁湖
北
提
學
使
﹂
，
張
問
可
當
今
日
何
官
？

回
答
說
相
當
於
現
在
的
教
育
廳
長
。
張
宗
昌
即
聘
王
壽
彭
為
山

東
教
育
廳
廳
長
。
張
本
粗
人
，
喜
怒
無
常
，
好
作
威
福
，
王
雖

為
狀
元
，
也
不
得
不
虛
與
委
蛇
，
閒
時
與
人
話
及
當
年
提
學
湖

北
之
舊
事
，
常
發
慨
歎
。
後
來
山
東
大
學
開
辦
，
張
宗
昌
說
：

校
長
應
該
要
學
問
最
好
的
人
來
當
。
而
在
他
心
目
中
，
學
問
最

好
的
當
然
莫
過
於
狀
元
，
於
是
又
令
王
兼
山
東
大
學
校
長
。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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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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誡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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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
山
東
是
聖
人
之
邦
，
學
校
須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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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讀
經

為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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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因
為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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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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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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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聖
賢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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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讓
你
來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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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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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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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要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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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能
讓
後
生
小
子
離
經
叛
道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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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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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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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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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
文
治
稍
遜
，
故
按

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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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見
，
以
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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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文
化
自
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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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精
印

《
十
三
經
》
贈
人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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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本
來
就
是
不
懂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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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保
守
派

，
又
以
督
軍
之
令
，
所
以
在
處
理
校
務
時
，
不
免
與
時
代
潮
流

相
悖
，
如
他
要
求
山
大
每
逢
開
學
典
禮
及
孔
子
誕
辰
，
全
校
師

生
一
律
長
袍
馬
褂
，
由
他
帶
領
向
孔
子
神
位
行
跪
拜
叩
首
禮
，
類
似
的
守
舊
舉
措
使
學

生
怨
聲
四
起
。
不
過
據
曾
在
山
東
大
學
附
中
讀
書
的
著
名
學
者
季
羨
林
回
憶
，
他
得
到

過
王
壽
彭
的
題
字
，
王
甚
至
還
稱
季
羨
林
為
﹁老
弟
﹂
。
從
這
一
點
看
，
這
位
狀
元
校

長
對
學
生
還
是
沒
有
什
麼
派
頭
的
。

北
伐
革
命
軍
入
魯
，
驅
走
張
宗
昌
，
同
時
下
令
通
緝
王
壽
彭
，
並
查
抄
了
王
氏
老

家
的
家
產
。
王
壽
彭
乃
遁
於
天
津
租
界
，
民
國
十
九
年
（
一
九
三
○
年
）
一
月
，
病
逝

於
天
津
租
界
，
年
五
十
六
歲
。

王
辭
世
的
消
息
，
除
了
很
少
的
幾
家
報
紙
發
出
了
很
短
的
新
聞
稿
外
，
應
該
說
關

心
者
甚
少
。
一
個
當
年
顯
赫
無
比
的
狀
元
，
如
此
落
幕
，
在
科
舉
時
代
是
無
法
想
像
的

。
王
壽
彭
堪
稱
時
代
巨
變
中
的
一
個
縮
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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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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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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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

隨
他
去

陳
魯
民

一座特殊的歷史建築
──駐港部隊大廈前世今生

司徒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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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翻
譯

言
止
善

王壽彭：時代巨變中的狀元 遲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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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兩個多星期前，回家時在小區門口遇
見一小販，提着滿滿一袋玉米衝着我說： 「本
地珍珠米要口伐，這一袋你給我五塊錢好了，我
要趕回去，不想帶走了。」

我這上海小女人的小腦筋立即開動，飛快
地想：本地小玉米又香又糯，兒子老公都愛吃
，這一袋子怎麼也得七，八斤吧，那就是一元

錢不到一斤了，嗯，很合算啊。
可是我對重量一向沒什麼概念，為了保險起見，我還是請他過

了一下電子秤。一看，足有快九斤的樣子。拿起玉米，付錢走人。
煮了兩次當下午點心，又煲了兩回排骨湯，吃火鍋的時候也用

上了。玉米很不錯，香甜軟糯，家人吃得興高采烈。不亦樂乎。
許是吃得太猛了，剩下的七，八個玉米擱在冰箱裡，每天打開

看到，卻怎麼都提不起吃的興致來。一星期前同友人相約聚餐，在
餐廳裡喝到一款玉米汁，別有意趣。心內就開始琢磨冰箱裡的那幾
個玉米，可惜不得要領。

幾天前，網上相識的廣州網友兼閨密突然發來了一份自製玉米
汁的郵件。看過之後，第一時間往廣州方向飛了個熱吻，也不知她
接住了沒有？想着一干舊友新識往日裡吃喝玩樂配合默契，甚合我
心。不亦樂乎。

昨天下午，我拿出那幾個玉米，如法炮製。先在鍋裡蒸熟，再
用刀切下玉米粒，加水，放在攪拌機中攪成玉米糊。然後倒入汁渣
分離的容器內，加糖，濾出汁水。

因為玉米糊太黏稠了，濾的過程中加了 N 趟水。做好的玉米
汁足有一點五升那麼多，滋味與餐廳供應的別無二致。想一想，餐
廳裡的玉米汁要價四十八元RMB一扎。如今我自己動手，既得了
樂趣，又省了錢，真是一舉兩得。

喝一杯清甜香滑的玉米汁，吃一塊靜安麵包房的栗子蛋糕，打
開電腦，記錄我的美麗人生……不亦樂乎。

不亦樂乎的玉米
李 為

屹立在維港一側的駐港部隊大廈 司徒一凡攝


